
（浙）（中）医广（09）【2016】第02-04-004号

地址：汽车东站对面（金城路163-177号） 健康热线：0579-89200516（391520）

永 康 瑞 金 医 院

本栏目由民建会员企业永康瑞金医院独家赞助

（网址：www.cn828.com）

金城路48号 13566766996（501876）

金聚唐电子商务永康店

买家具到金聚唐！金聚唐产品多
服务好，是家具的平价商场，可网购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望春东路86号
电话：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0579-87117752

（特邀组稿 陈星光）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新诗
看台应坚散文

07五峰走笔2016年10月30日 星期日

编辑：蒋伟文 电话：87138737 Email：ykrbwhzk@126.com

记者 林群心 摄

地址：永康市浙江浩恒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空中游览/空中婚礼

航空摄影/飞机代管/活动庆典

400-150-6799

到浩恒 学飞行

从小到大一样东西须臾不可缺，那就是书。

若非亲身经历，今天的读者可能无法相信，中国上世

纪七十年代的图书市场可谓百物凋零，根本无书可读。

县城新华书店里看上去倒是琳琅满目，除了毛选四卷就

是马恩列斯，什么《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

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孩子们大眼瞪小眼，除了《毛泽东

选集》和几部高大全的所谓《艳阳天》《金光大道》之外，几

乎所有的书籍比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青春之歌》

《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统统都是大毒草，不是付之

一炬，就是拉进废品收购站卖给造纸厂。幸存的书被拥

有者做贼般藏在家里秘不示人。

借不到书就换书，同学之间彼此交换读书，但这有个

前提，就是你必须有书可换，而且这书还必得是别人想看

而愿意和你交换的。麻烦就麻烦在这里，我拿不出书与

人交换，能借到书尤其是好书的时候就极少。小学同学

楼波涛也是个书痴，我两手空空，知道根本没有机会得到

他手里的书。有一天下午，有人敲我家的门，一边敲一边

吆喝我的名字，我听出那声音是楼波涛。下楼来隔着门

缝瞧，他提着一个布袋子，里面鼓鼓囊囊分明是一堆书。

可我手头没书，家里仅有的两本缺胳膊少腿的《斯巴达克

斯》和《说唐》早就借过了，按照规矩我是一本书也换不到

的。楼波涛敲了半天门，失望地走了，任凭我抓耳挠腮也

是枉然。那天目送他渐渐远去，心里别提多沮丧了，真是

一本书难倒英雄汉。换不到书，逼得急了只好恃强凌弱

空手套白狼。有一天班里一位拖鼻涕的女生居然带来一

本《吕梁英雄传》，这是一本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

我急于借到手，谁知只有一天期限，而且前面已经有两个

人排队，轮到我时已到放学时分，根本没时间再读。我实

在等不及了，只好耍赖，抢过书就跑，那女孩拖着鼻涕边

哭边追。我抱着书跑过学校礼堂、教务处，一直逃到学校

食堂一个死角，再也无路可遁，捡了个洼地跳下去藏了起

来。那女孩穷追不舍还是发现了我，我乖乖地站起来缴

还了书。那一刻的痛苦沮丧，今天想起来记忆犹新。其

实《吕梁英雄传》根本算不得什么好书。

我的买书经历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全永康

城只有一个小书店，在解放街照相馆对面。因为书少，小

书店兼卖文具杂货。我记得非常清楚，买的第一本是小

人书《刘文学》，讲一个农村孩子和地主斗争壮烈牺牲的

故事。从此开始集腋成裘一本一本积累。买书的钱哪里

来的呢？鸡胗皮两分，牙膏壳两分，晒干的橘子皮，肉骨

头，废纸，旧塑料鞋，破橡胶套鞋，凑成一筐就去下街废品

站卖破烂，回来正好路过书店，就用这好不容易攒下的块

儿八毛钱买小人书。书架上小人书不少，什么《捕象记》

《拔敌旗》《三口大锅闹革命》《激战无名川》《阿尔及利亚

的怒火》《打不断的电话线》《孔老二的一生》。一本本浏

览比较，最后掏出被手捂热了的一块钱，小心翼翼地交给

售货员，捧回家去舍不得一下子看完，一本一本恭恭敬敬

地读。到小学毕业我已经收集了一箱子小人书。年齿渐

长初通人事，小人书变成了小儿科，被日渐滋长的求知欲

取代，读长篇巨著成了最大的渴望。

后来上了大学，小人书被父亲卖了。当年我母亲的

所有藏书也是这样被父亲卖掉的，除了一本被带到医院

值班室的老版本《石头记》之外。母亲经常给我将她当年

拥有哪些藏书，什么《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包

法利夫人》等等，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听得我馋得要命。

这些书搬家时被父亲全部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家里只剩

下《斯巴达克斯》和《说唐》。这是我仅存的两本书，几乎

被翻烂了。后来上海的小姨送了一本儿童版《水浒传》，

是删节本。这本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一百零八将的姓

名、绰号、来历，骑的什么马用的什么兵器，怎么上梁山最

后怎么死的，我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大学毕业分配到丽

水师专教古典文学，我俨然成了《水浒》专家，先后写了十

多篇《水浒》论文，真是意外的收获。书反复读也有好处，

让我成为专门的研究者。我写人叙事都极为注重细节，

文友总是夸我细腻，这与我反复阅读《水浒传》有非常大

的关系。清代金圣叹曾誉之为“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从宋元话本演变而来，经过多人加工，描景状物写人叙事

均极为精彩，绝非施耐庵一人之功。

大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县文化馆有个小图书

室开放，因为书少，每周日只开放借阅半天。每到开放

日，小图书室能挤出人命。那时候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

自成》最火，可全县仅有两套。姚老爷当时只出了前两

卷，每卷还分上、中、下册单本，一共六本拆零出借，因此

谁也无法囫囵看全，只好五马分尸凭运气，借到哪册看哪

册。我只借到过一本中册，不看还好，看进去就无法自

拔。老爷子写得好，那个年代对书的渴望，就差像电影

《孩子王》里的王福那样抄字典了。求书渴望而不得，让

我在一段时期里得了“买书饥渴症”。七十年代末进大学

之后，出书潮开始汹涌，我饥不择食省出饭钱出一本买一

本。那时候师大书店不管出什么文学作品，学生们回回

都要排队，一窝蜂似地抢购，常常因为插队彼此打架。记

得有一个星期先后抢到了《堂吉诃德》《三个火枪手》和

《福尔摩斯侦探全集》，这些书买了之后，至今还干干净净

地放在书架上，因为后来出书的速度实在太快，已经没时

间读，终于成了摆设。

记忆中最奇特的买书经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

次去丽水景宁山区看望昔日的学生邱文峰。那个地名叫

东坑，荒远偏僻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乱山葱茏盘旋而

上数小时，到了东坑下车闲逛，路边一家杂货店居然兼带

经营图书。书很少，架上只有一排，万没想到竟赫然摆着

我梦寐以求的围棋国手陈祖德自传《超越自我》。为这本

书我曾寻觅了好久，杭州、上海的大书店都没有。因为此

书印数少，加上一问世就好评如潮，早就脱销了。那天晚

上，借宿在山村小学一间破旧的教师宿舍，夜雨潇潇灯光

如豆。我抚摩着心爱的书，打开来，慢慢进入陈祖德的围

棋世界。那种贫穷而又丰富的幸福感，至今想起来仍让

人陶醉。

经历了那个书荒年代，我的“读书饥渴后遗症”似乎

至今仍未痊愈。家里的案头椅上，窗台灶边，沙发茶几，

床上床下，卫生间里，凡视线所及之处，书满坑满谷到处

都是。这样方便，不拘何处拿起来就能看。最惬意的就

是坐厕读书，在即将冲破闸门之前，提着裤子冲到卫生

间，在坐便器上方架子上急觅一册顺眼的，然后坐下来享

受快感。这是一举两得的美事，丢弃物质垃圾的同时，顺

手就补充了精神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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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同题诗
秋风来了
□这样

去双林寺放生，也可以说还愿

台阶很长，走了很久

一直走下去

也许可以走出这个世界

也许路不可追

空空的谷底，接纳我们两个人

你走在前面，像一棵树

穿行中有敬意

你急急穿行的时候

风在你身边分成两半

你穿行时，拖着风

像拖着一条想象中的婚纱

秋风来了
□张鹏远

秋风来了

秋风来时我们想去登高

并写下所见：云雀、百灵、画眉、黄莺和白鹭

所谓天高云淡，百鸟徐飞

秋风来了

秋风吊着我们在中年晃荡

紧跟着的一句应该是：秋风秋雨愁煞人

但我们常常不知道到底应该愁什么

燕雀与鸿鹄在天上飞

寒鸦的嘴里叼一根断枝筑巢

没错秋风确实来了秋风准备一路横扫落叶

并带走我们伟大而虚伪的友谊

秋风引
□颜梅玖

午后经过教堂时，我久久地

凝视着红色十字架：它古老而神秘

恰逢此刻

又一个人去世的消息传来

我已经记不清他的样子

我离开了教堂

我知道所有的祈祷

都不能改变命运

秋风无情，如死亡发出的一封信

它刮走了落叶

也带走了一些人和事

秋风吹过的地方

树只剩下枝干

河只剩下河道

大地只剩下赤裸裸

站在榆树的阴影下

我感觉天越来越高了

一个人的去世

让我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哀伤

我回头看着十字架：

它依然古老而神秘

两只灰雀，在半空中啾啾

转瞬，又在我眼前消失

我也走了

回到我空空的生活


